
记不得从哪看来一个说法
说梦是相互的
梦见一个人，是那个人
也想跨越这梦中的山长水阔
来看一看你

因此我又惊又喜
为有一阵子做梦，总梦见爷爷
坐在廊檐下
反复翻一张崭新的报纸
凑近一看，都是一些生前的旧闻

因此我又喜又悲
为一段时间以后，再也不曾摸到爷爷
越来越瘦
坐在我的梦中
伸手亲切喊我小名

入 梦
□叶燕兰

最慢的步伐不是跬步，
而是徘徊；最快的脚步不是
冲刺，而是坚持。

（（CFPCFP 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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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名片 湖埭头村

地处惠安县东岭镇西南侧，是
全县唯一曾建立村级苏维埃政府
的革命老区村，现维修建设了湖埭
头苏维埃政府纪念馆等革命遗址
馆（室）。获评老区精神教育基地、
省离退休干部党员传承红色基因
学习教育基地，省关心下一代传承
红色基因教育基地，市、县党史学
习教育基地，县级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等。

八月湖埭头 遍地稻米香
□陈瑞芬

投稿邮箱：meiyuxiangcun@qzwb.commeiyuxiangcun@qzwb.com
（邮件主题请注明“‘美育乡村 以美润心’泉
州乡村文化记忆主题征文比赛”，欢迎400
万像素以上的配文照片、3分钟以内短视频）

往北京参加散文年会，特地去拜访
一位文艺评论家曾老师。他是咱厝人，
20世纪70年代初就定居京城。带上什么
特产呢？心中毫不犹豫，捎上一盒地道铁
观音，还有一大早到菜市排队买了二十条
刚出蒸笼的鸡卷。出发前，按师傅的交代
做好包装。

曾老师说想到我可能会带茶叶，因为
这是泉州人出门访友的习惯，但想不到还
会有古早味的鸡卷，这是满满的闽南乡愁
味道。他乐呵呵，一边忙着泡茶，一边谈要
如何炸鸡卷吃。

把鸡卷当作伴手礼是我的首选，这是
把对方当成自家人一般，有家的归属，不
显客套。况且，这是我最爱吃的美食之一。
出门聚餐，我只关心有没有点这一道菜，
其他的海鲜河货则均可忽略不看。

第一次把鸡卷当作礼物是多年前去
福州拜访我以前上班公司的陈总。他是一
位儒商，手头拥有十几家公司，我上班时
对我特别关心。带什么东西当伴手礼呢，
一开始我有点纠结。思索中，想起有一次
出去吃饭他点过鸡卷，便有了灵感。“你竟
然还记得我喜欢吃泉州鸡卷！”陈总笑笑

说。就这样，一二十条鸡卷，和
几箱朋友家手工制作的米粉，我
得到了赞许。

鸡卷，原来是可以当礼送的，价不贵，
礼不俗。这老泉州的味道，蕴含着质朴的
情感。

在闽南，鸡卷是人皆喜爱的美味，也
是家宴必备，年节龛桌上供奉的那盘鸡卷
自然也不可或缺。

以前的宴席第一道上来的菜就是鸡
卷：金黄酥脆的皮、香嫩可口的馅、鲜绿的
芫荽、甜红的辣酱。做客的母亲或阿嬷这
时会有一个不约而同的动作，悄无声息地
掏出干净的“手巾仔”，把鸡卷连同芫荽包
回家给孩子吃。数十年过去了，儿时唇舌
生津的感觉还在，那温馨的味道成了许多
人记忆的烙印。

尤其是过年过节，年味是从做鸡卷开
始飘起来的。挑上好的五花肉，切片、剁
碎，这是香嫩的根本。葱白压扁、切碎，这
是起味的源头。荸荠切丁，这是口感的灵
魂。统统放入大脸盆，加上几个鸡蛋、若干
碎豆腐、些许番薯粉，拌入五香等佐料，开
始抓搅起来。这力度得凭经验，轻了不均
匀，重了又会使食物过硬。清香随之飘逸
起来，诱人垂涎。铺上豆皮，轻轻包卷成

条。正宗古早味的鸡卷则是用猪
油网纱做皮的，这样才会更
入味。

葱尾在蒸笼内铺了个绿色的底，包好
的鸡卷整齐排上。随着水温升高，一股热
气淡香从蒸笼四边溢出，一二十分钟后即
可食用。或者过后斜切成片状再下油锅炸
一炸，换个不一样的口感，这一款是更多
人尝到的味道。清蒸的嫩可卷舌，油炸的
脆而不腻。

鸡卷里没有鸡肉，只是模样像鸡脖
子。有人说原来叫“多卷”，是厨房师傅把
多出来的菜头菜尾剁碎卷起来做成的。

“多”与“鸡”闽南话谐音。《满汉全席》说是
“瓜卷”：最早的皮是黄瓜去肉腌制的，将
馅料卷包条状蒸或炸而成。“瓜”与“鸡”闽
南话也谐音。也有直接叫“五香卷”的，因
为有五香味。我却认为鸡卷和五香卷有小
区别：鸡卷是大条的，五香卷是小条的。

好料不问出处，好吃就是。这不，南洋
的亲戚前阵子回来，又陪他们去西街开元
巷巷口老地方吃鸡卷，这个摊点以前就去
过好几回。“吃遍五湖四海，最难忘的就是
咱厝的味道。”老番客依然是念念不忘，吃
完照样向店家买了二三十条带去南洋。

在我心中，这鸡卷，当然是最具乡愁
的伴手礼！

鸡 卷
□蔡景典

古城里一草一木都自有情趣，就连攀爬
在墙垣断壁上的各种藤蔓，也都是一副副垂
挂着的诗情画意。一墙墙的爬藤我叫不出名
字，长得像小时候常见的“爬山虎”，但它们更
像是红墙红瓦燕尾脊里的一尾尾卧龙。随着
城里的老院子破墙头越来越少，“卧龙”也越
来越少。因此，每当遇上一墙爬藤时，我都会
多看一眼。多加注意后，还真被我看出了一点
与众不同：有一种“卧龙”它会结果子，果子还
挺大挺好看。

这种植物好像比较喜欢匍匐在旧庭院
的土墙上，枝条不像藤，没有很多的根须，叶
子长椭圆形，长得很浓密，爬满墙头的时候
和其他爬藤相比，它不算特别出众。结的果
子形状像小梨子，但是脐部不似梨那样的弧
形，而是平钝的；外皮随着不断成熟逐渐从
浅绿色到深绿色，或者说是“翠”，很有质感
的颜色。正是被它的果子所吸引，我就想多
了解了解它。

当我向父亲描述一番后，他说这植物的
名字叫“乒抛”，这果子有个特别之处就是能
做“果冻”。我的第一反应是：好土的名字，有
方言特色。接着就是疑惑：能做果冻？在我的
印象里，闽南地区的“果冻”排第一的是石花
膏，原料来自海石花，第二是仙草冻，来自田
野里的仙草。这“乒抛”能做果冻鲜有人懂，
许是被前面二者的风头给遮盖了吧？老家在
川渝的朋友听了我的叙述，她立刻就明白
了，在他们那儿叫“冰粉果”，能做“冰粉”。川
渝一带夏天经常做这玩意儿：把雌花果内的
籽（瘦果）和肉掏出来，稍微浸泡后包在纱布
里，放清水里不断揉捏挤压，把籽肉里的胶
质挤出，静置凝固成冻。而邻市漳州长泰的
友人告诉我，他们也做这种果冻，他们把这
种果子呼作“爱玉”。同样是讲闽南话，叫法
却不一样。而鲁迅先生则在《从百草园到三
味书屋》中也写过：“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
着，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由此可知在浙
江一带它又叫木莲。这就有意思了，各个地
方叫法不同，而且一个比一个好听。

经过一番搜寻总算找到它的“真名”时，
我不禁失声惊叹，原来它在文化史上是很有
名气的呢，叫“薜荔”！“若有人兮山之阿，被
薜荔兮带女萝”这诗句熟悉吧？“采薜荔兮水
中，搴芙蓉兮木末”，屈原最喜欢用它了。还
有后来的白居易、孟郊、卢纶等等太多诗人
都提到过它。真是“有眼不识薜荔”啊！而它
的真实身份也不是藤，是桑科榕属，常绿攀
缘性灌木，和无花果还是近亲，难怪果实和
无花果很像呢。

在古代文人的眼里，薜荔的枝叶另有深
意，“薜荔衣”从最初作为神仙精灵的衣饰演
化为古代隐者的服装，是他们内心与尘世的
一道屏障。俗人如我只能在古诗词里欣赏一
下薜荔衣。我摘了两个爱玉子放在书房，期
望可以为此时的心境添几分凉爽之意。

依垣成帷青如玉
□姚鸣琪

读小学那阵子，我很喜欢站在老家
的后山坡上，放眼望去，周边上上下下的
龙眼树、荔枝树、芭乐树，以及翠绿的蕉
园，让心情都放松了下来。

弓蕉，学名香蕉，叶片巨大，通常长到
一两米高，有的长势特别旺盛可以长到三
米多，遍布闽南乡间的房前屋后。闽南一
带是亚热带季风气候，温暖湿润的环境适
宜生产，加之弓蕉生命力极强，过不了一
年半载，一株弓蕉幼苗便能如盖如伞，撑
起一片阴凉。

印象中，那时候一把雨伞也是稀缺
品，加上我也贪玩，经常面临无伞的困境，
其他小伙伴大多如此。于是，大家经常灵
机一动，各自到蕉园制作一把蕉伞，或大
或小、奇形怪状，然后大家欢天喜地，顶着
蕉伞，来回奔跑在家校的路上，尴尬且快
乐地度过雨季。那一把把蕉伞，在我们心
里，感觉竟丝毫不亚于铁扇公主那把能熄
灭火焰的宝扇。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仍记得那些顶着
蕉伞的雨天。细雨如丝，轻轻地粘连在我
的身上。那些雨丝恍如一条时间的线，一
头连着故乡和童年，一头牵引着如今在外

工作的我，让我闲暇时忍不住陷进无边无
际弓蕉雨的无限温柔中。

弓蕉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可它却
长成了如树一般高大的体型。蕉叶柔软易
折，貌似柔弱，实际上却有着顽强的生命
力，即使经历台风带来的狂风暴雨，也仍
会不卑不亢地挺拔着。

人们多半知道，香蕉原产于印度。早
在汉代，我国便栽培弓蕉至今，已有数千
年历史，弓蕉果肉松软呈黄白色，相传佛
教始祖释迦牟尼由于吃了香蕉而获得智
慧，故香蕉又被誉为“智慧之果”，这与唐
人樊珣诗中的“甘蕉吐白莲”遥相呼应。弓
蕉果实甜美、高钾，果胶丰富，有利于缓解
抽筋、改善便秘、帮助睡眠等功效，但吃多
了也容易上火。

前些日子，趁着休假，我还特意带娃
去探游位于闽南一处十里蕉林，蕉林长势
茂盛，层层叠叠的绿、深深浅浅的绿、延绵
不绝的绿，浓淡相间，波浪般向远方漫卷，
摇曳着大地上广阔的生机和活力，让人陷
入了绿色的海洋遐思中。

相传，唐人怀素年少时家贫，只好采
集宽大的蕉叶作纸练字，日复一日，年复

一年，终成一代书法大家。状如怀素用蕉
叶的励志故事，估计还有许多。历朝历代
的诗歌散文书画中，也有不少关于弓蕉的
描写。

上个月，我陪同接待一位侨领。虽然
他离家几十年，但是他对于家乡的草木，
如同他的挚友，娓娓道来，如数家珍，尤其
是他谈到祖厝前后的弓蕉园，更是感慨万
千。在他心里，乡间蕉树也是生活的好帮
手，遮雨、包运农作物和水果、作为食物
等，满满都是感恩的回忆。

久居小城高楼，房前屋后早没了蕉
园，但五六个棱的弓蕉果实断断少不了。
倘若下乡，我总爱多看上路边的蕉园一
眼，看蕉树骄傲生长着的样子，以及辛勤
劳作的农人。此刻，时光仿佛慢了下来，生
活也慢了下来。

偶尔外出，机缘巧合，刚好住在长满
蕉树的民宿，刚好雨夜，我便会彻夜放下
手机，静静倾听窗外斜斜的雨，想起儿时
的那片蕉园。蕉树在大地上生长，散发着
浓郁清香。雨水击打蕉叶，声声入耳，使人
迷离。故乡的田野，恍惚又在眼前了。

弓 蕉
□赵郭峰

八月的风，轻抚蔗潭溪畔。蔗潭溪
如同许多原始的溪流一般，水流清澈、
碧波荡漾，两岸青草蔓蔓，风过时，水韵
悠长。

壮观的曲江渡槽屹立在蔗潭溪上。
渡槽千米，横跨溪流，采用U形钢丝网
薄壳槽结构，石条砌成。渡槽的每一块
石头方方正正、相互重叠、紧挨密凑。当
年，它们借着惠安女宽厚的肩膀一块一
块往上垒，垒到二十米的高度，可以俯
瞰村庄田野，也可远眺一涌而出的水库
水流。

从空中望去，渡槽就如一列火车横
渡田野与绿水间。桥身的石板路，是单
车、电动车行走的通道；护栏洁净，随你
安然坐赏；栏下石阶层层，白花花的流
水漫过，阶梯式倾泻而下。

渡槽曾肩负着为惠东农田灌溉的
重任，滚滚水流在其间川流不息。而今，
农业技术革新，喷灌、滴灌等现代技术
高效快捷，渡槽功成身退，却成为一道
静候时光的风景。

今日的湖埭头，漫山遍野的稻谷熟
透了，颗粒饱满。稻穗隐在剑叶下，却藏
不住那漫山遍野的金黄。剑叶是稻谷最
重要的叶子，它如一把剑直指苍穹，护
着身下沉甸甸的谷穗。风来时，它挺着
身子挡住了；雨落时，它弯下腰护住了；

阳光倾泻时，它尽收囊中。
田野那头，小小的戏台依田

园村庄而建，台柱下清水潺潺。
收割机缓缓驶入丰收的田野，经
过的风把戏台的帷幔晃动了一
下。只有这片原野最清楚，锣
鼓声响戏唱起时，围观的一半
是观众，一半是稻粱。

我攥住一把谷穗，一种叫丰
收的喜悦悄悄触碰我的心房。我
把谷穗轻轻放在湖埭头村红色文

化广场的石栏上。石栏新砌，显得更是
洁白，跟惠安暴动筹备会旧址、苏维埃
政府成立遗址、进金支部旧址等几个旧
址石条的颜色大不相同，而脚下泛红的
石头，都是年深日久的存在。

我攀上通往小阁楼的木梯，探头望
去。阁楼曾是地下党工作的秘密基地，
楼顶隐蔽而安全，可以在这里读书、学
习、擦枪、磨刀、交接情报。西面阁楼的
墙上挂着一面党旗，一颗手榴弹静静立
在桌上，阁楼的油灯默默地亮着。东面
阁楼还保留着地下工作者的卧床、衣
服，阁楼通往后轩暗房的小门虚掩着，
历史的气息扑面而来。

一块大木板把厅堂和后轩隔成两
个空间，后轩应是小书斋。墙上挂着恩
格斯、马克思和列宁的画像，这里曾是
湖埭头共产党员宣誓的圣地。在纪念馆
里，传单、标语、画像、油灯、手榴弹、枪
支等物件都保留着历史的痕迹。它们无
声地诉说着那段烽火岁月的故事。

听说要建纪念馆，村民们纷纷将家
中珍藏的物件捐出，这些物件沾染了惠
安暴动失败后湖埭头村惨遭三年围剿
的黑暗气息。那三年里，湖埭头村超过

百分之七十的人家遭受过围攻和洗劫，
村无宁日。

翻开那页沉重的历史，字字句句都
浸透着血与泪。

在稻香弥漫的田野另一头，矗立着
湖埭头苏维埃政府纪念雕塑、苏维埃政
府纪念碑以及辛进金烈士纪念碑。湖埭
头的土地应残存着那段记忆，也曾在那
些白色恐怖的日子里夜不成寐，并且用
自己的躯体抵挡过拳脚、子弹和菜刀。

夜幕时分，蔗潭溪畔的休闲漫道
上、风雨亭边，常见漫步的村民。他们赤
足踏上鹅卵石，感受自然的气息，不远处，
收工的收割机正缓缓往家的方向开去。

此时落日余晖洒落，金黄的百亩稻
田、沐浴着晚霞的渡槽水桥与溪景，在
暮色里连为一体，远近相宜。渡槽旁，心
怀远方的人面向蔗潭溪，背靠百亩稻
香，心中满是宁静与希望。

◉我以白色爱恋你，以蓝色思念
你，任黄昏空空如也的篮子，倒出它全
部的星辰。
——海桑《我的身体里早已落叶纷飞》

◉欢喜的人看见了黄昏的优美，
苦痛的人看见了黄昏的凄凉，热恋的
人在黄昏下许下誓言，失恋的人则在
黄昏时看见了光明绝望的沉落。

——林清玄《愿你，归来仍是少年》

◉麦穗托着夕阳，晚风吹卷起一
串又有一串细碎的光，叶子片片转身，
翻出了黄昏。

——张嘉佳《云边有个小卖部》

◉黄昏来时翠翠坐在家中屋后
白塔下，看天空为夕阳烘成桃花色的
薄云。

——沈从文《边城》

◉人约黄昏，偏偏不再少年路。
——林语堂《京华烟云》

作家笔下的黄昏

（（CFPCFP 图图））

丰收的湖埭头丰收的湖埭头（（吴梅芳吴梅芳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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